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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愛
爭
取
時
間
看
書
，
但
並
非
任
何
時

間
和
場
合
都
可
以
做
到
，
在
奔
騰
顛
簸
的

巴
士
及
小
巴
內
、
閉
上
眼
睛
做
臉
、
爬
㠥

身
子
按
摩
、
在
跑
步
機
上
來
回
踏
步
、
做

繁
瑣
家
務
時⋯

⋯

都
未
能
拿
㠥
書
本
來
閱

讀
，
總
覺
得
浪
費
時
間
。
最
近
，
我
獲
得
了
解

決
辦
法
，
就
是
﹁
聽
書
﹂
！

香
港
電
台
數
碼
台
最
近
推
出
了
︽
有
聲
好

書
︾，
很
容
易
我
便
下
載
到
手
機
去
。
在
球
場

跑
步
時
，
戴
㠥
耳
筒
，
聽
鍾
景
輝
先
生
優
美
的

聲
音
朗
讀
李
焯
芬
校
長
那
本
︽
心
無
罣
礙
︾
和

︽
活
在
當
下
︾。
我
看
過
這
兩
本
書
，
但
心
靈
小

品
百
聽
不
厭
，
也
可
以
再
次
洗
滌
心
靈
。
就
像

聽
故
事
，
在
上
述
不
方
便
的
場
合
及
環
境
，
也

可
以
閉
上
眼
睛
去
閱
讀
，
想
像
空
間
更
廣
闊
。

古
時
有
﹁
說
書
﹂，
在
教
育
及
印
刷
術
未
普

及
時
，
聽
書
是
獲
得
知
識
的
一
個
途
徑
。
我
們

年
幼
時
，
父
母
給
我
們
講
故
事
；
為
人
父
母

後
，
我
們
就
為
下
一
代
說
故
事
。
成
年
人
只
得

扭
開
收
音
機
去
聽
，
但
內
容
不
是
個
人
的
選

擇
。
聽
電
子
書
，
可
以
選
自
己
喜
愛
的
，
為
閱

讀
轉
換
一
個
新
形
式
。
有
聲
音
書
本
在
外
國
較

為
流
行
，
在
香
港
，
兒
童
故
事
為
主
，
為
成
人
而
設
的
就

不
多
。

日
常
生
活
，
經
常
處
於
不
方
便
的
空
檔
和
環
境
，
能
在

那
時
聽
些
有
意
義
並
帶
啟
發
的
小
故
事
，
當
下
的
心
境
會

顯
得
更
平
和
，
日
積
月
累
，
也
就
聽
了
好
些
好
書
。

說
故
事
最
能
打
動
心
靈
，
在
子
女
成
長
後
，
我
會
將
一

些
勵
志
小
故
事
，
自
行
講
述
錄
音
，
然
後
以
電
郵
發
給
在

外
地
求
學
的
他
們
。
我
想
，
聲
音
是
有
感
情
的
，
較
文
字

的
表
達
多
一
層
親
切
，
更
能
打
動
人
心
，
讓
人
縈
繞
腦

際
，
留
下
印
象
。
對
成
年
人
，
給
他
們
說
一
個
小
故
事
，

較
義
正
詞
嚴
地
去
講
大
番
道
理
，
更
易
被
接
受
。

希
望
香
港
電
台
能
製
作
更
多
有
聲
好
書
，
讓
我
們
隨
時

隨
地
吸
收
知
識
，
充
實
自
己
，
潔
淨
心
靈
。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有聲好書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有
網
友
問
：
﹁
金
庸
小
說
裡
的
人
物
，

娟
姐
會
是
像
哪
一
位
？
﹂

娟
姐
者
，
中
國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出
類
拔

萃
女
演
唱
家
蔡
幸
娟
小
姐
是
也
。

這
個
問
題
以
前
在
網
上
談
過
，
先
前
見

過
娟
姐
本
人
，
可
以
重
新
整
理
一
下
我
的
觀

點
。
娟
姐
給
我
的
印
象
是
聰
明
活
潑
、
開
朗
感

性
。
她
愛
笑
，
也
愛
說
笑
，
仍
保
留
一
顆
赤
子

之
心
，
亦
有
君
子
之
風
。
︽
論
語
︾
有
云
：

﹁
君
子
成
人
之
美
。
﹂

若
將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與
金
庸
筆
下
的
武
林
類

比
，
則
娟
姐
有
兩
處
似
︽
神
鵰
俠
侶
︾
從
未
正

式
出
處
的
劍
魔
獨
孤
求
敗
，
一
是
﹁
弱
冠
前
與

群
雄
爭
鋒
﹂，
二
是
﹁
四
十
歲
後
，
不
滯
於
物
，

草
木
竹
石
皆
可
為
劍
。
﹂
古
代
男
子
二
十
而

冠
，
弱
冠
指
二
十
歲
，
娟
姐
十
四
歲
灌
錄
第
一

張
個
人
唱
片
，
唱
工
已
臻
上
乘
；
四
十
歲
後
更

曲
藝
大
熟
。

娟
姐
從
藝
三
十
餘
年
，
於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以
降
國
語
時
代
曲
壇
諸
前
輩
的
名
曲
皆
能
傳

唱
，
亦
必
能
並
駕
齊
驅
。
一
如
小
查
詩
人
筆
下

諸
位
於
天
下
各
門
各
派
武
學
無
所
不
窺
之
奇

士
。
那
就
可
以
說
集
︽
倚
天
屠
龍
記
︾
明
教
逍

遙
二
仙
、
︽
鹿
鼎
記
︾
少
林
派
澄
觀
老
禪
師
和

︽
天
龍
八
部
︾
曼
陀
公
主
神
仙
姊
姊
王
語
嫣
於
一

身
。

其
歌
喉
婉
轉
，
醉
人
心
魂
，
又
似
︽
鹿
鼎
記
︾
的
陳
姑

娘
與
︽
白
馬
嘯
西
風
︾
的
女
主
角
天
鈴
鳥
李
文
秀
。
娟
姐

唱
的
歌
能
安
心
寧
神
、
養
氣
活
血
、
疏
肝
通
絡
、
除
煩
解

鬱
，
主
治
頭
昏
腦
脹
、
胸
悶
腹
滯
，
於
七
情
內
傷
療
效
尤

著
，
遠
勝
藥
石
，
全
無
副
作
用
。
似
︽
笑
傲
江
湖
︾
日
月

教
任
大
小
姐
之
琴
韻
，
似
恆
山
派
儀
琳
師
父
之
咒
音
。

說
到
陳
圓
圓
，
因
娟
姐
的
緣
故
對
於
金
庸
筆
下
﹁
百
勝

美
刀
王
﹂
胡
逸
之
的
失
態
，
有
了
多
一
層
體
會
。
在
娟
姐

的
慶
生
會
上
，
真
的
有
些
擁
躉
站
在
偶
像
跟
前
啞
口
無

言
。
其
中
一
位
香
港
朋
友
更
是
憨
態
可
掬
，
他
一
邊
對
娟

姐
說
話
，
人
卻
越
是
往
後
退
。
我
看
不
過
眼
，
怕
教
我
們

﹁
香
港
代
表
團
﹂
有
少
許
﹁
丟
臉
﹂，
便
走
上
前
去
，
將
他

推
近
至
娟
姐
三
呎
左
右
，
但
也
不
感
推
得
太
近
，
以
免
他

的
心
臟
負
荷
不
了
。

儀
態
方
面
，
娟
姐
﹁
滿
臉
都
是
溫
柔
，
滿
身
盡
是
秀

氣
﹂，
似
︽
天
龍
八
部
︾
的
阿
碧
。
養
了
寶
寶
之
後
，
發
揮

母
愛
，
唱
童
謠
兒
歌
時
又
似
︽
俠
客
行
︾
的
玄
素
莊
女
主

石
夫
人
閔
柔
，
書
中
主
角
﹁
石
破
天
﹂
形
容
為
﹁
觀
音
娘

娘
太
太
﹂。

娟
姐
在
芸
芸
歌
后
級
中
，
是
第
一
流
的
美
女
。
淡
妝
時

是
個
鄰
家
女
孩
的
形
象
，
濃
抹
則
似
個
小
公
主
。
當
然
審

美
眼
光
各
有
不
同
，
但
是
正
如
小
段
王
爺
初
會
阿
碧
時
也

說
，
十
二
分
溫
柔
加
上
八
分
美
貌
，
就
已
不
遜
十
分
顏
色

的
美
人
了
。

二
十
世
紀
國
語
時
代
曲
堪
稱
歌
后
級
的
人
物
，
少
說
也

有
三
數
十
人
，
娟
姐
傳
唱
此
輩
名
家
首
本
曲
甚
多
，
十
之

八
九
都
唱
遍
。
環
顧
歌
壇
，
能
夠
如
此
這
般
集
大
成
者
有

幾
人
？
正
是
：

幸
娟
才
藝
誰
堪
比
？

查
老
賢
豪
未
足
儔
。

幸娟才藝誰堪比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電
話
鈴
響
：
﹁
喂
，
杜
生
嗎
？
昨
晚

你
侄
兒
阿
安
和
朋
友
去
深
圳
唱
卡
拉O

K

時
喝
了
不
知
什
麼
飲
品
，
剛
好
有
公
安

來
查
房
查
到
飲
品
有
毒
性
，
現
在
要
每

人
二
萬
元
人
民
幣
保
釋
，
你
馬
上
依
號

碼
地
址
寄
錢
來
，
否
則
你
侄
兒
明
天
也
回
不
到

廣
州
了
，
快
些
行
動
才
好
。
﹂

以
前
在
港
收
到
類
似
電
話
，
有
例
不
信
不
瞅

不
睬
也
不
回
電
，
但
這
次
說
得
中
我
有
個
侄
兒

又
叫
做
﹁
阿
安
﹂，
不
禁
有
點
遲
疑
，
收
線
後

立
即
致
電
廣
州
退
伍
軍
人
的
胞
弟
，
他
說
侄
兒

阿
安
兩
日
沒
離
開
過
廣
州
，
如
今
亦
正
在
家

中
，
此
電
話
百
分
之
九
十
是
有
人
冒
名
打
電
話

騙
財
，
叫
為
兄
完
全
不
必
理
會
，
他
在
廣
州
會

派
人
嚴
查
追
蹤
，
千
萬
別
再
接
觸
了
。

如
果
關
心
則
亂
，
就
可
能
會
中
計
，
心
想
：

不
理
睬
、
不
回
應
果
然
是
乾
淨
利
落
好
辦
法
，

一
理
睬
了
可
能
便
招
惹
麻
煩
，
多
談
幾
句
也
容
易
把
家
人
關

係
露
底
，
引
起
歹
徒
日
後
另
類
之
訛
詐
。

由
此
想
及
阿
杜
有
個
美
女
﹁
契
契
女
﹂
倪
晨
曦
，
是
二
○

○
三
年
多
倫
多
華
裔
小
姐
，
長
得
高
大
亮
麗
，
嬌
俏
可
人
，

為
香
港
環
宇
公
司
招
聘
為
基
本
女
星
，
近
年
移
師
回
港
拍
片

候
命
，
由
於
俏
麗
動
人
不
少
圈
中
新
舊
小
生
、
路
上
星
探
、

公
眾
宣
傳
活
動
的
活
躍
分
子
，
如
狂
蜂
浪
蝶
圍
㠥
磨
磨
轉
，

約
會
飲
茶
吃
飯
去
夜
店
派
對
﹁
蒲
﹂，
有
說
叫
去
試
鏡
、
叫

去
談
拍
新
廣
告
等
事
，
倪
晨
曦
幾
乎
每
天
收
幾
個
這
類
電

話
，
她
唯
一
﹁
法
寶
﹂
是
﹁
不
瞅
不
睬
不
回
應
﹂，
否
則
就

叫
對
方
和
她
公
司
經
理
人
談
，
對
於
圈
內
小
生
的
追
求
，
她

就
表
明
身
份
說
在
多
倫
多
讀
書
時
有
個
要
好
男
朋
友
，
現
在

在
港
專
心
搏
殺
做
兩
三
年
藝
人
，
然
後
回
加
拿
大
去
結
婚
，

不
想
把
歲
月
蹉
跎
浪
費
了
。

如
此
一
來
乾
手
淨
腳
樂
得
清
靜
，
心
想
﹁
契
女
﹂
這
樣

回
絕
一
切
也
是
好
辦
法
，
努
力
求
工
作
不
必
分
心
礙
了
前

程
。
而
阿
杜
稱
這
小
美
女
為
﹁
契
契
女
﹂，
是
的
而
且
確
多

年
前
在
加
國
做
移
民
時
，
倪
晨
曦
的
父
親
叫
筆
者
做
﹁
契

爺
﹂，
他
的
女
兒
長
大
便
稱
本
老
為
﹁
契
契
爺
﹂，
或
﹁
契

爺
爺
﹂
了
，
淵
源
甚
深
且
厚
，
保
護
後
輩
，
本
匹
佬
有
責

也
。

匹佬有責
阿　杜

杜亦
有道

妒
忌
，
可
以
令
女
人
瘋
狂
。
香
港
﹁
水

果
大
王
﹂
被
枕
邊
人
懷
疑
在
內
地
養
情

婦
，
死
於
亂
刀
下
；
兇
手
躍
下
七
十
七
樓

自
盡
，
遺
留
一
雙
可
憐
子
女
。

英
國
最
近
也
發
生
一
宗
轟
動
全
歐
、
因

妒
成
恨
的
﹁
復
仇
記
﹂
；
負
心
漢
為
主
管
能
源

部
的
內
閣
大
臣
，
狠
心
婦
為
著
名
的
經
濟
學

家
。
兩
人
事
業
如
日
方
中
，
因
為
出
現
第
三

者
，
妻
子
部
署
報
復
大
計
，
結
果
雙
雙
入
獄
，

前
途
盡
毀
，
聲
名
狼
藉
，
家
庭
破
碎
。

五
十
八
歲
的
環
境
變
化
大
臣
休
恩
是
政
壇
明

日
之
星
。
二
零
一
零
年
冬
曾
去
中
國
，
在
天
津

舉
辦
的
氣
候
變
化
大
會
上
發
言
，
再
轉
往
北
京

視
察
空
氣
污
染
環
境
。
他
一
度
是
英
國
副
首
相

人
選
。

兩
年
前
︵
去
中
國
前
︶
的
夏
天
，
休
恩
的
妻

子
普
萊
斯
在
家
看
電
視
世
界
盃
球
賽
直
播
，
他

突
然
向
她
﹁
宣
布
﹂
和
女
下
屬
戀
愛
，
要
結
束
二
十
六
年

的
婚
姻
。
他
迅
速
草
擬
了
一
份
離
婚
聲
明
，
然
後
隨
手
拿

起
一
旅
行
袋
。
她
問
：
﹁
你
現
在
就
走
了
嗎
？
﹂
他
答
：

﹁
不
，
我
去
健
身
。
﹂

一
切
都
很
平
靜
。
普
萊
斯
正
密
謀
報
復
大
計
。

她
準
備
翻
出
十
年
前
舊
帳
。
當
年
休
恩
超
速
駕
駛
，
找

了
妻
子
頂
罪
；
此
罪
涉
及
妨
礙
司
法
公
正
，
最
高
可
判
終

身
監
禁
。
普
萊
斯
利
用
多
種
途
徑
，
向
傳
媒
洩
漏
丈
夫
瞞

罪
一
事
。
她
明
知
自
己
是
同
謀
也
有
罪
，
仍
然
不
惜
孤
注

一
擲
，
拚
個
你
死
我
活
，
甚
至
同
歸
於
盡
。

普
萊
斯
是
聰
明
絕
頂
的
希
臘
經
濟
問
題
專
家
，
自
歐
洲

出
現
經
濟
危
機
後
，
她
更
加
鋒
芒
畢
露
，
成
為
傳
媒
追
訪

對
象
。
她
原
本
可
晉
身
英
倫
銀
行
金
融
政
策
委
員
會
，
如

今
功
虧
一
簣
，
上
月
中
與
丈
夫
同
被
判
入
獄
八
個
月
。

英
國
傳
媒
圍
攻
普
萊
斯
的
﹁
性
格
缺
陷
﹂。
此
非
缺

陷
，
是
妒
婦
﹁
同
歸
於
盡
﹂
的
正
常
報
復
行
為
。
入
獄
事

小
，
斬
千
刀
再
跳
樓
，
才
算
震
撼
。

西
諺
：
﹁
復
仇
前
，
先
挖
掘
兩
個
墳
墓
；
一
個
給
敵

人
，
另
一
個
留
給
自
己
。
﹂

復仇記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耶
穌
受
難
被
釘
十
字
架
，

三
日
後
復
活
。
華
洋
交
雜
的

香
港
，
復
活
節
放
假
是
一
年

中
大
節
日
之
一
。
蛇
年
香
港

樓
市
股
市
皆
如
﹁
死
蛇
爛
鱔
﹂

似
的
奄
奄

一
息
，
了
無
生
機
。

投
資
者
皆
虔
誠
祈
禱
，
兩
大
市
場

能
在
節
後
復
活
重
生
，
重
振
雄

風
。
事
關
樓
市
與
股
市
關
係
密
切

相
互
牽
連
大
。

遺
憾
的
是
，
事
實
殘
酷
，
並
不

如
主
觀
願
望
可
翻
生
，
反
而
，
在

清
明
節
拜
山
祭
祖
後
翌
日
，
趁
㠥

內
地
股
市
休
市
而
上
下
大
做
手

腳
，
空
軍
大
舉
出
動
。
上
周
五
，

執
筆
之
時
儘
管
美
股
升
五
十
餘

點
，
日
本
量
化
貨
幣
再
啟
動
而
暴

升
五
百
餘
點
，
可
憐
，
港
股
人
斯

獨
憔
悴
，
暴
跌
五
百
點
有
多
，
如

成
小
股
災
。
唉
，
信
不
信
由
你
，

原
來
投
機
市
場
是
如
此
邪
門
。

多
年
前
，
某
電
視
台
播
出
︽
大

時
代
︾，
劇
中
主
角
丁
蟹
因
金
融

市
場
發
生
股
災
而
遭
難
的
劇
情
，

料
不
到
真
實
的
港
股
市
場
也
暴
跌

而
成
災
。

此
情
此
景
對
股
民
打
擊
甚
深
，
印
象
難
忘
。

尤
甚
者
，
飾
演
丁
蟹
的
秋
官
自
此
至
今
，
每
有

新
劇
或
新
電
影
上
畫
後
，
股
市
必
驟
然
出
事
，

而
生
所
謂
﹁
丁
蟹
秋
官
效
應
﹂。
信
不
信
由
你
，

不
由
你
不
信
，
每
每
如
是
，
邪
門
太
邪
門
了
。

周
前
，
已
有
信
邪
之
人
好
言
相
告
，
秋
官
又

有
電
影
上
畫
了
，
沽
貨
是
時
候
，
有
膽
空
貨
更

佳
。
當
時
信
者
套
現
已
穩
坐
釣
魚
船
，
可
伺
底

買
回
；
不
信
者
，
眼
看
歐
、
美
、
日
股
牛
得
火

紅
，
港
股
不
跟
足
上
升
也
可
穩
中
求
進
哩
，
不

沽
反
追
㞾
。

料
不
到
，
清
明
節
拜
山
祭
祖
時
，
莫
非
孝
子

賢
孫
聽
命
於
先
人
教
路
，
假
後
返
市
場
，
齊
齊

拋
貨
空
貨
推
㜌
大
市
成
災
。
其
實
期
指
夜
市
開

鑼
，
前
程
未
卜
，
有
些
眼
光
信
心
不
足
者
減
磅

觀
望
為
先
，
最
㟊
命
的
是
十
年
前
沙
士
大
跌
市

記
憶
重
現
，
現
今
華
東
接
連
出
現H

7N
9

禽
流
感

病
例
，
港
股
恐
慌
拋
售
之
元
兇
也
。

難振雄風
思　旋

思旋
天地

懂
的
人
一
看
題
目
都
知
道
，
這
期
要
寫
哥
哥

︵
張
國
榮
的
暱
稱
︶
了
。
十
年
前
的
四
月
一
日
，
他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和
人
們
開
了
一
個
巨
大
的
玩
笑
，

讓
愚
人
節
從
此
變
成
了
另
一
個
紀
念
日
。
自
那
之

後
，
他
得
到
了
他
想
要
的
平
靜—

—

除
了
每
一
年
的

這
一
天
。
今
年
是
十
年
祭
，
格
外
熱
鬧
一
些
。

先
是
各
大
娛
樂
八
卦
周
刊
瘋
狂
偷
拍
哥
哥
的
生
前
男

友
唐
唐
，
一
會
兒
說
他
﹁
堅
貞
不
渝
，
舊
情
難
忘
﹂，
一

會
兒
說
他
﹁
走
出
陰
霾
，
另
覓
新
歡
﹂，
銅
版
彩
印
封
面

上
，
一
向
低
調
的
唐
先
生
被
拍
了
個
無
所
遁
形
，
長
如

炮
筒
般
的
相
機
鏡
頭
頻
頻
伸
到
唐
家
客
廳
裡
；
緊
隨
而

來
的
是
各
種
煽
情
故
事
，
最
慣
常
的
是
把
每
年
的
人
物

傳
記
式
文
章
重
新
編
排
改
寫
，
而
對
於
一
些
關
鍵
卻
不

肯
開
口
的
人
物
，
媒
體
乾
脆
開
始
編
劇
，
想
當
然
設
計

出
一
個
個
催
人
淚
下
的
戲
碼
。
還
有
一
些
網
絡
媒
體
，

開
始
在
網
上
做
大
規
模
調
查
，
詢
問
一
些
諸
如
﹁
張
國

榮
如
果
沒
有
死
會
怎
樣
？
﹂
的
問
題
。

然
後
又
有
哥
哥
生
前
經
紀
人
為
其
籌
辦
數
個
隆
重
祭

奠
活
動
，
但
從
活
動
前
的
﹁
驚
天
秘
密
﹂
爆
料
到
活
動

後
的
﹁
斂
財
嫌
疑
﹂
都
被
一
通
抨
擊
與
熱
炒
。

再
然
後
，
又
有
個
叫
郭
松
民
的
時
評
人
忽
然
跳
出
來
，
在
微
博
上

說
張
國
榮
是
﹁
文
化
毒
奶
粉
﹂，
大
喇
喇
提
出
對
張
國
榮
的
五
點
疑

問
，
引
來
逾
萬
條
回
覆
，
被
﹁
哥
迷
﹂
一
通
臭
罵
。
與
此
同
時
，
據

報
亦
有
部
分
網
民
對
多
家
內
地
報
紙
在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紀
念
張
國

榮
作
頭
版
而
感
到
不
滿
，
認
為
是
﹁
強
姦
民
意
﹂，
質
問
為
什
麼
不

刊
登
﹁
國
計
民
生
﹂
？
例
如
為
什
麼
不
解
讀
﹁
國
五
條
﹂
？⋯

⋯

如
果
張
國
榮
在
天
有
靈
，
他
會
微
笑
㠥
嘆
口
氣
的
吧
？
而
小
狸
只

是
覺
得
，
能
利
用
人
們
最
真
摯
的
感
情
，
這
得
豁
出
去
多
少
良
心
？

而
敢
於
對
自
己
不
了
解
的
事
大
放
厥
詞
，
這
又
得
需
要
多
少
勇
氣
？

所
有
紛
亂
中
，
小
狸
最
欣
賞
一
個
網
民
的
觀
點
：
﹁
真
正
深
愛
張

國
榮
的
人
也
許
不
會
發
微
博
，
甚
至
在
每
年
此
時
都
不
會
說
有
關
他

的
任
何
一
句
話
，
更
甚
至
會
討
厭
別
人
提
起
他
，
深
愛
一
個
永
不
再

見
的
人
是
疼
，
想
起
來
會
疼
，
說
出
去
會
疼
，
聽
別
人
講
起
他
心
會

有
要
死
的
感
覺⋯

⋯

並
非
不
可
表
達
，
是
你
明
白
，
有
些
錚
錚
情
話

說
出
來
就
碎
了
，
而
有
些
愛
一
旦
表
述
成
文
，
即
成
殘
忍
。
﹂

小
狸
不
是
﹁
哥
迷
﹂，
但
對
張
國
榮
是
喜
歡
的
，
無
他
，
只
因
他

純
粹
，
而
這
種
純
粹
，
隨
㠥
時
代
變
遷
而
變
得
愈
發
可
貴
和
動
人
。

為
了
寫
這
篇
文
章
，
小
狸
也
看
了
一
些
資
料
，
看
到
了
各
式
各
樣
愛

哥
哥
的
原
因
，
也
難
怪
，
十
年
了
，
張
國
榮
早
已
不
是
原
本
的
那
個

張
國
榮
，
他
早
已
變
成
每
個
人
心
中
所
需
要
的
那
個
最
理
想
的
樣

子
。
千
人
千
面
，
但
都
完
美
，
因
那
是
每
個
人
自
己
。

而
這
種
深
沉
複
雜
的
喜
愛
，
㠥
實
只
需
要
一
個
人
安
靜
的
品
味
，

不
止
在
四
月
一
日
這
一
天
，
更
不
需
要
其
他
的
雜
質
。
讓
風
，
繼
續

吹
。 風繼續吹

狸美美

網人
網事

自古以來，文人與茶關係密切。唐代詩人劉禹
錫有詩云：「生怕芳叢鷹嘴芽，老郎封寄謫仙
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滿碗花。」宋代
八大家之蘇軾也有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
丁後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貢
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
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諸如此類詩句，
不勝枚舉，不必多提。
在近代文人中，林語堂算是個茶道高手，他的

「三泡」說，風趣幽默，道盡茶道與人道的奧妙，
被廣為流傳。他說，「嚴格地論起來，茶在第二
泡時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個十二三歲的幼女，
第二泡為年齡恰當的十六歲女郎，而第三泡則是
少婦了。」林語堂果然是個生活幽默大師，令人
佩服。他還說「只要有一隻茶壺，中國人到哪兒
都是快樂的。」真是精闢之極。已故台灣著名作
家三毛對茶道也很有研究，她說：「飲茶必飲三
道，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愛情，第三道
淡如清風。」把茶道和人道完全融在一起。林語
堂的「三泡」說和三毛的「三道」說是否得自曹
雪芹在《紅樓夢》裡有關妙玉「三杯茶」描寫的
啟發，或純屬「英雄所見略同」我不得而知，但
確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妨請看——
妙玉拉寶釵和黛玉吃「體己茶」，另拿出兩隻杯

來。一個旁邊有一耳，杯上鐫㠥「攽瓟斝」三個
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
「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
妙玉便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缽而
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㠥「點犀盉」。妙玉斟
了遞與黛玉。將前番自己常日喫茶的那隻綠玉斗
來斟與寶玉。後因聽了寶玉的逢迎話，妙玉又尋
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虯整雕竹根的大盞

來。
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

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
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㠥，收的梅花
上的雪，隔年蠲的雨水哪有這樣輕浮，如何吃
得。」對不同的人，奉不同的茶，選不同的茶
具，妙玉品茶之精，超凡脫俗。茶到了妙玉手
裡，已經不只是解渴之物，還演繹成一種形式，
一種消遣，一種講究，更賦予一種品格和格調。
難怪妙玉會得出這樣的高論：「一杯為品，二杯
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了。」更絕
的是，在《紅樓夢》第二十五回中，鳳姐兒送給
林黛玉兩甌茶葉，並打趣道：「⋯⋯你既吃了我
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鳳辣
子真不愧為鳳辣子，一句話就把茶和婚姻聯繫在
一起，惹得黛玉嬌羞無比。中國傳統文化常讓老
外驚叫原因就在這裡。
其實，講到茶和婚姻的關係，早在宋朝就已盛

行。那時，聘禮又叫「茶禮」，行聘禮俗叫作「下
茶」，女方接受聘禮以後，叫做「喫茶」，回禮一
般選用果物，有時也加上茶。至今中國很多地方
的農村還把訂婚叫做「受茶」，把訂婚的禮金叫做
「茶金」。如果男女雙方都有意，就會約定時間成
婚，婚禮往往廣邀賓客，大擺宴席，其中茶、酒
和奏樂是必不可少的。清代，結婚的禮儀演化成
系統化的「三茶之禮」，即求婚時的「下茶」、婚
禮上的「定茶」以及同房時的「合茶」。由此可
見，中國茶文化早已深入民間並演繹成一種契約
式的婚姻倫理，蔚為大觀。
老舍先生更不愧為茶道高手，他還能把茶喝成

一門藝術。他在《多鼠齋雜談》中寫道：「我是
地道中國人，咖啡、可可、啤酒皆非所喜，而獨

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萬物靜觀皆自得。」
的確，老舍生前有個習慣，就是邊寫作邊品茶，
一日三換茶，泡得濃濃的。以清茶為伴，文思泉
湧，難怪能創作出《茶館》這等不朽名篇。北京
的「老舍茶館」中外聞名，舉凡遊客不到老舍茶
館走一趟喝一碗茶必引為憾，尤其是文人墨客。
魯迅先生喝茶也頗有講究，他說，「有好茶喝，
會喝好茶，是一種『清福』，不過要享這『清
福』，首先必須要有工夫，其次是練出來的特別的
感覺。」還有他的兄弟周作人乾脆將自己的書房
命名為「苦茶庵」，並在經典散文《喝茶》中寫
道：「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下，清泉綠茶，用素雅
的陶瓷茶具，同兩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
十年的塵夢。」他還說：「茶道的意思，用平凡
的話來說，可以稱作為忙裡偷閒，苦中作樂，在
不完美的現實中享受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
會永久。」由此可見，文人與茶自古就有㠥一種
割捨不了的情緣，
或稱其為氣味相投
更加合適吧。
不過，話說至

此，不禁想起公元
850年，阿拉伯人通
過絲綢之路從中國
獲取茶葉，17世紀
末，英國東印度公
司每年從中國進口
4000噸茶葉，從而
獲得了巨額利潤。
繼而想到，宋仁宗
皇 帝 慶 曆 四 年
（1044）十月，宋元
昊簽訂不平等條
約，同意每年以賞
賜的名義，分多次
無償給予西夏大量
物資，除銀、絹
外，茶葉作為西夏

索取的大宗物資，春季給2萬斤，乾元節給5千
斤，賀正節給5千斤，加起來，宋朝每年要無償
「賜」給西夏茶葉達3萬斤之多。

其實，茶成為朝庭「貢品」，幾乎每個朝代都
有，茶也因此肩負起不可承受之重，這是讓人始
料未及的。然而，中國人愛喝茶，這是永遠改變
不了的事實，可貴的是，中國人在喝茶過程中還
能悟出許多人生哲理，並做出很大學問來，這是
讓外國人不得不歎服之處。正所謂茶裡乾坤大，
壺中日月長。人生如茶，茶如人生，茶道即人
道，正是此理。其實，善飲之人，早已超出一般
茶的概念。也就是說，對於一個真正懂茶之人，
萬物皆茶，皆能品出人生的味道。當然，關鍵在
心境，在超然的心態和人生觀，有了它，喝什麼
茶都是香的，這就是境界。不過，如此一講，
《紅樓夢》裡有關妙玉「三杯茶」的描寫似乎就顯
得有些過於執㠥了。

文人與茶

■自古以來，文人與茶關係密切。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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